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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周读

5500年年翻翻了了上上万万倍倍
如今已经85岁高龄的钱建

祥老人早已四世同堂，刚刚过
去的2014年春节，他给重孙子
和重外孙分别封了1000元的大
红包。“六十年代那会，给孩
子的压岁钱也就是一毛两毛，
到现在都涨到上千块钱了。”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老
人的儿子和女儿出生，那个时
候刚刚兴起要给孩子压岁钱。
“那个时候不叫压岁钱，叫添
岁钱，给了钱就填了一岁的意
思。”老人说着，当时的人生

活都比较困难，他一个月的工
资只有十几二十元钱，所以压
岁钱也肯定不会给的很多。

当时的压岁钱，基本上就
是三毛五毛，少的时候也给过
一毛两毛。“不给也不好，他
们小孩过年凑堆，也是一起去
买 东 西 吃 ， 都 是 拿 着 压 岁
钱。”钱建祥老人说，这个压
岁钱通常就给三四年，孩子上
了小学，就不再给钱了。

到了八十年代，孙子和外
孙出生后，老人又开始给他们

压岁钱。这时的压岁钱，已经
翻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然而，最近几年，老人家
里先后添了重孙子和重外孙。
四世同堂让老人的家庭也是其
乐融融，老人格外疼爱第四代
的小宝宝，从出生到每年过
年，封给重孙子和重外孙的红
包就没有低于千元过。

“每个月的养老金有两千
多，过年封红包基本上就是一
个月的养老金。”老人说，现
在很多有钱人都给小孩封上万

元的红包，也造成了小孩子之
间的一些攀比。在他看来给红
包量力而行就可以了。在过去
的五十年里，三代人的压岁钱
已经呈几何倍数地翻了上万
倍，有的甚至高达几十万倍。

压岁钱的上涨确实给了很
多人很大的压力，但是在钱建
祥老人看来，完全没有必要，
“给压岁钱本来就是一件高兴
的事，不要让这些东西给自己
太大压力。”

本报记者 赵磊

再再宅宅也也躲躲不不过过““红红包包债债””
回家过年不仅亲戚、朋

友、同学们的轮番“关心”，
给老人、小孩的“红包债”也
着实让80后、90后的年轻人纷
纷感到恐慌。

23岁的小王刚在北京找到
一份比较合适的工作。由于单
位效益不错，年终发了万元左
右年终奖。年轻的王小姐分外

开心，盘算起这笔奖金，打算
用于年初旅游和买些平时舍不
得买的化妆品等，想想除这些
之外还能存上一笔小金库，心
里美滋滋的。

谁知，奖金在手中还未捂
热乎，就被家长告知，从今年起
她算是有工作能力的大人了，需
要给家里老小孝敬红包。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四人
都要孝敬，共2400元，晚辈中
小侄子外甥也多，每一个都包
了200，同辈的几个比自己小的
表妹堂弟也要包。算算已经出
去了3800元。”王女士表示自
己已经有些吃不消了。

大年初三开始走亲串门，
她决定接下来几天躲在家中闭

关，好好“照顾”所剩不多的
年终奖。可是在家都有躲不过
的债，趁着过年过节朋友同学
都回家，有两个同学趁着这个
大好时候结婚。这两个同学在
上学时候还算是关系不错，给
200元不好意思的，1000元拿不
出手来，索性一人给了600元。

本报记者 秦昕

一一年年攒攒五五万万红红包包花花一一半半
刚刚毕业的年轻人为了没

钱送红包而烦恼，而对于刚刚结
婚的人来说，红包更是绕不过去
的烦恼，原本只用给一家的红包
现在成了两家，直呼结婚供不起
啊。

家住潍城的小于今年刚刚结
婚，在忍受了几年“没对象”的苦
恼之后，今年终于可以不为亲戚
们的逼婚而头疼了。但新的烦恼

又随之而来——— 老公家是南方
的，那里的习俗跟北方很不一样，
年轻人不仅要给小孩发红包，还
要给长辈发红包。原本她想着按
照潍坊的习俗给200元就差不多
了。但是按照老公家的习俗来算，
每个红包的数额都不菲，每个包
少则五六百元，多则一两千元，再
少就根本拿不出手了。

今年是头一年在婆婆家过

年，红包总不能太少了，遭人埋
怨。她打算小辈的给500，长辈的
给1000，算了算家里的亲戚，小
于自己都吓了一跳，光红包钱就
要14000元！

除了红包之外，给公公好
酒、给婆婆金首饰、给几个侄子
侄女的新衣服，差不多也花了
5000多。初二回娘家，虽然路上
高速免费，但来回的油费算下来

也得1500元。在婆婆家给了红
包，娘家的红包也少不了，这样
来算下来，过年成本最少2万五！

“你说我这个年过的累不
累？”小于说，今年在工作地苏州
买了房子，高额的房贷压的小两
口喘不动气来。一年下来也攒不
下5万块钱，如今回家一趟，出去
了一半的家底。

本报记者 秦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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